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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國會大選結果對台灣的 

影響 
 

●李明峻／台灣國際法學會副秘書長、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國際關係委員會委員 

 
 
 

一、日本政黨輪替的國內意涵一、日本政黨輪替的國內意涵一、日本政黨輪替的國內意涵一、日本政黨輪替的國內意涵    

  日本民主黨能取得政權的原因，主要是因為日本經濟持續停滯、衰退，甚至今

（2009）年GDP還將下降6％，而長期執政的自民黨卻找不到出路，讓日本人民一再失

望，只得嘗試將機會給還不敢太放心的民主黨。因此，民主黨可說是臨危受命，取得政

權的喜悅不會太久，馬上必須面臨國政的壓力，如果表現不佳，很可能面臨下一波的政

界再變甚至政黨再輪替。 

  此次政黨輪替是日本人民認為自民黨政府難有作為，以及黨內權力鬥爭形成政治僵

局，但此點對日本長遠的發展甚至亞洲的前景未必不好。自1980年代末期以來，日本經

濟泡沫後停滯十幾年，讓日本錯失繼續主導亞洲發展的機會。中國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

彌補這個缺失，成為亞洲經濟動力的重要引擎，然而日本畢竟還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並掌握著大量尖端的高科技，甚至諸如新能源、綠色科技、生物科技等新增長領域，一

旦擺脫政治上的制約，應當還可以大有所為。 

  再者，後冷戰時代出現劇烈的國際變化，使日本人開始質問其國際角色的問題，而

其1990年代長期的經濟蕭條，則使日本人重新反省其二次大戰後的國家體制與發展的問

題。針對這兩個問題的反省，使得日本社會在過去十幾年間在政黨和政府兩方面發生重

大變化。在政黨方面，1994年的選舉制度改革取消中選區制度，自此黨內派閥的力量開

始弱化，政黨本身的力量開始加強，日本開始自派閥政治走向政黨政治。在政府方面，

2001年元月進行政府改造，大幅削弱傳統菁英職業官僚，各部會的政務官自二位（大臣

及政務次官）大幅增加至六位（一位大臣、兩位副大臣、三位政務次官），職業官僚的

頭——事務次官被淪為老七，顯見省廳政務官權力擴大的趨勢。此次政黨輪替是日本在這

兩方面重大變化的一個終結，此後將進入另一個新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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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東北亞國際環境的變化二、東北亞國際環境的變化二、東北亞國際環境的變化二、東北亞國際環境的變化    

  在日本民主黨取得政權之前，韓國、台灣甚至美國都已發生政黨輪替，整個東北亞

的國際環境發生變化，我國應密切注意東北亞進入「多極體制」時期。 

  過去東亞是由中國一國獨大二千多年，隨後日本在東亞獨大五十多年，二次大戰後

是美國在此地區單獨超強，東亞都是由一國主導的形式。然而，現在美國在此地區單獨

超強的地位弱化，它會繼續陷在中東糾葛無暇他顧；但美國不會離開亞洲，卻也不能壓

制亞洲。中國雖然崛起，但也不可能完全壓制日韓。日本仍是區域強權，但絕無可能做

為亞洲的唯一龍頭老大。未來幾十年，亞洲大國格局會很像十九世紀歐洲強權關係，大

國間合縱連橫、相互制衡。 

  在前述變化之下，目前東亞域內國家都以務實方式處理國際關係，不過爭議性高的

政治問題並未獲得真正的解決，例如日韓之間的領土爭議、中日之間的釣魚台問題和東

海油田問題，這些政治問題的發展仍然值得密切注意。中、日、韓三國建立同盟短期內

是絕無可能的，但建立三國首腦定期例行高峰會卻有可能，南韓構想的美、日、韓聯盟

是不可能的，但中、日、韓聯盟也無可能，前者是因為會產生對抗後果，後者則是內部

矛盾存在，但是共同高峰會則有益無害的。 

  基本上，亞太地區不像過去北約（NATO）對華沙公約組織，有二極化對立的問

題，但由於存在中日韓台在地緣政治學上的複雜條件，使得冷戰終結後仍存在各種變

數，伴隨著安全保障等共同關心事項之擴大增多，此地區正在構築像東南亞國協

（ASEAN）區域論壇（ARF）般寬鬆的地區對話與協力組織。台灣應展開全方位外交，

而勿一面倒地傾向中國。 

三、日本新內閣外交政策的變化三、日本新內閣外交政策的變化三、日本新內閣外交政策的變化三、日本新內閣外交政策的變化    

  由於政黨輪替將加速日本政界出現世代交替。因政壇少壯派勢力的壯大，原本沈潛

在年輕菁英的新想法也隨之進入政壇及輿論的主流，影響日本的政治議程。年紀在卅五

至四十五歲間的政治菁英，橫跨包括政黨、政府官員、學術界以及輿論界等領域，也是

最獨立於政黨，企圖心也最強的世代政治力量。即使是六十歲級的老牌國會議員也都出

生於戰後，歷經1960～1980年代快速的經濟成長，以及長期浸淫在民主政治的洗禮，因

此對於民主價值高度共鳴，同時也對日本的國際力量比較具有自信。他們認為日本外交

的基礎是日本的「國益」，而不是傳統的感情連帶，傾向在共同的戰略利益下，以理性

的方式處理日本的對外關係。 

  對日本新內閣的外交政策而言，如何穩定維持日美同盟是一大課題。民主黨過去反

對以「反恐對策特別措置法」在印度洋為美軍船艦加油，反對美軍基地佔用土地等問

題，要求與美國平起平坐，希望美日中成為等邊三角形，這些有可能動搖日美同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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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特別是今（2009）年日本將提出新的防衛大綱，明年是日美安保同盟六十週年，日

本民主黨新內閣如何因應，將成為未來美日關係的重要指標。 

  另一方面，儘管日本不可能忽視中國崛起的現實，中日關係仍是日本對外關係的重

要環節，但經濟才是左右日本國內政治方向的主軸。日本歡迎中國的經濟成長，但日本

和中國促進友好關係是手段而非目的，兩國追求的是共同利益。在日本目前嚴峻的經濟

狀況和社會形勢之下，民主黨如何協調和解決自民黨留下的相關政治局面，將受到世界

特別是亞洲各國的高度關注。 

  中日兩國近年來在經濟方面的聯繫愈加緊密，但仍然會受到一些歷史爭論和區域競

爭事務的限制，民主黨表示執政期間不會參拜靖國神社，願意和中國領導人保持高層互

訪。中日兩國關係現在正處於逐漸改善的過程，兩國的利益也是越來越緊密，目前國際

局勢也是很不穩定，維護中日兩國關係穩定的發展，符合雙方共同利益，所以中日發展

大的趨勢不會改變。 

  但另一方面，中國國防預算連續二十年以二位數提升，儼然是東亞新興軍事勢力的

崛起，近年來更擴充海權，由一個傳統大陸國家擴張為具有飛彈優勢與海軍逐步深入太

平洋的海權國家（Sea Power）。在同一時期，日本在1990年代後半開始提升日美同盟的

內涵，在2001年九一一事件發生後，更進一步直接參與阿富汗反恐戰爭與伊拉克戰爭的

後援活動。在此情形下，東北亞已成為世界的火藥庫。除中日國防預算達四、五百億美

元之外，韓國也逐步投入鉅資開發、研製和引進大批的世界先進軍事技術，製造和裝備

自己的先進軍事武器。近十年來，韓國為追求和提高自主國防能力，將軍隊建設視為國

家的首要任務，國防預算從1999年開始年年增加，2009年度國防預算總額約為三百三十

億美元，增加超過三倍以上。 

  因此，在東亞新區域主義中，「東協加三」或「東協加六」並不只於對區域經濟體

的摸索，而是蘊藏東亞區域新的「勢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東亞新秩序一旦失

去「勢力均衡」，亦可能迎接「不確定的時代（Age of Uncertainty）」。在此東亞變動

的過程，日本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但從小泉首相就任的2001年開始到現在，日本以民

主價值觀為基礎的「和平與繁榮之弧」的外交戰略受到挫折，日本國內因經濟問題致使

執政黨與在野黨爭執日深，如果短期內解散國會而陷入政治紛亂，則日本今後是否能像

過去一樣積極參與東亞和平穩定的外交與貢獻不無疑問。日本在亞洲的領導地位面臨嚴

重考驗。 

四、台日關係的未來動向四、台日關係的未來動向四、台日關係的未來動向四、台日關係的未來動向    

  對日本而言，討論東北亞安全保障問題絕不能將台灣排除在外。日本是世界第二大

經濟強國，所需石油和天然氣至少有75％必須經過台灣和菲律賓之間的水道，這是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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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運輸生命線。因此，從南韓、日本到台灣、菲律賓，對中國形成一個防衛的態勢，

這條防線不能出現缺口，中國如果吞併台灣，就可以自由進出太平洋，如此將一方面控

制西太平洋海域，挑戰美國的霸權，另一方面控制南中國海的海路，將整個東南亞置於

中國的勢力範圍，從而破壞日本和美國的重大戰略利益，日本的未來亦實堪慮也。因

此，維護台海和平關乎日本的國家利益甚大。 

  台灣對日本的關係必須「正常化」，在對日關係上以客觀、冷靜的地緣政治因素，

取代以往主觀、偏頗的文化歷史因素。換言之，台灣必須強調戰略、經貿的地緣政治關

係，以對等關係與日本建立合作體制，喚醒日本了解若在國際社會中支持中國對台灣的

孤立政策，或是默認中國對台灣行使武力的言行，將會助長中國的霸權主義，強化中國

恣意的囂張態勢。若日本容忍中國的霸權主義，不能使中國認識到國際潮流和現實，即

等於是支持中國以武力威脅此區域的和平與安全。 

  同時，日本政黨輪替加速台日關係的世代交替，這顯將使台日關係出現新的挑戰，

台灣未來數年之內應早做準備。就此而言，台灣對日本新一代的政、經、學以及輿論界

的領袖們，有獨立建立關係的必要，而這樣的關係要建立在對現今日本社會及政治思潮

有一定程度的理解之上。台灣不能再用六十年前的歷史眼鏡看待今天的日本。今天的日

本不是軍國主義，也對於殖民台灣的經驗記憶模糊，台灣要以現在的日本做為對話的基

礎，而對現在的日本確實了解，是台日關係得以發展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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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選後的外交走向 
—亞太安全環境會出現蝴蝶效應嗎？ 
 

●賴怡忠／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助理教授 

 
 
 

民主黨大勝的意涵民主黨大勝的意涵民主黨大勝的意涵民主黨大勝的意涵    

  日本民主黨於2008年8月30日眾議院選舉大勝，在四百八十席中單獨獲得三百零九

席，其後與國民新黨及社民黨組成聯合政府，在參議院及眾議院同時掌握多數。民主黨

大勝不僅終結日本二戰後自民黨長期一黨執政的歷史，因為民主黨對於外交思維看法比

較活潑，因此日本未來的外交戰略走向也可能會出現重大變化。 

  民主黨是個意識形態十分混雜的政黨，其中包括對「美日同盟」不懷好感的前社民

黨人，但也有主張比自民黨更強硬，認為日本應更積極發展軍事投射能力與全球影響力

的鷹派人士。為了打倒自民黨，同時也對自民黨長期執政下的官僚主導政策狀態高度不

滿，因此這些在安全議題處於意識形態左右兩端的人物集結在民主黨的旗幟下，但奪取

政權後，要採行何種執政路線的衝突，意味著他們之間的分歧正要出現。 

  這次鳩山由紀夫總理任命前黨魁菅直人為副首相兼國家戰略局執行長，前黨魁岡田

克也為外務大臣，前黨魁前原誠司為國土交通大臣，並任命參議員北澤俊美為防衛大

臣。這個人士任命清單可發現，民主黨的鴿派，或可稱為「疑美派」是佔上風的。岡田

克也過去言論對美國的批評一向嚴厲，原影子防衛大臣，意識形態屬鷹派的前原誠司反

被安排到國土交通省，而過去在安保討論鮮少發言的北澤俊美出線擔任防衛大臣，其任

命似與其年紀較為資深，以及在社民黨堅持下排除民主黨鷹派的安排有關。總而言之，

從鳩山對外交安保等相關議題的內閣人士安排可發現，未來民主黨外交政策應是被鴿派

掌握的。 

民主黨新閣的外交主張與作為民主黨新閣的外交主張與作為民主黨新閣的外交主張與作為民主黨新閣的外交主張與作為    

  鳩山由紀夫在競選時曾在日本《Voice》月刊發表「我的政治哲學」長文，交代了自

己的從政理念。在外交方面，鳩山表示「美日同盟」對日本依然重要，但是亞洲已經走

入多極狀態（Multi-polarity），認為應該要與中、俄、韓、台灣、東南亞等國建立「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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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共同體」，作為建構美國單極不再獨霸的新亞洲秩序之基礎。鳩山也在文中強烈指責

九○年代美國所主導的全球化，並批評小泉擁抱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 

  而在民主黨的競選政綱中，對外交著墨不多，但也在有限的篇幅指出民主黨要重新

審視「日美同盟」，主張這個同盟應站在雙方平等的基礎上。同時也認為對於為在沖繩

的美軍基地，不僅要重新檢討日美地位協定（Status of Force Agreement），同時還要重

新討論其位置的問題。 

  新任外務大臣岡田克也一上台就表示要找出到底有沒有日美的秘密核子協定，更指

沖繩美軍基地問題必須在一百天內解決。明確表示民主黨政府絕對不會在明年2月同意延

長日本在印度洋提供盟軍加油的反恐作業，並考慮自阿富汗撤出日本派遣人員的可能

性。後來岡田雖改口為重新「檢討」日本的阿富汗計畫，但是自阿富汗撤軍的態勢應該

十分明顯。 

  此外，民主黨重要智囊的寺島實郎，對於「日美同盟」也提出日本應該與中國及美

國維持等距，並以日美中等邊三角形來形容日美及日中關係的樣態。與自民黨多次主張

「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的主軸核心相比較，可看出民主黨的日本外交政策與自民黨存

在相當差異。 

對日美同盟的三大衝擊對日美同盟的三大衝擊對日美同盟的三大衝擊對日美同盟的三大衝擊    

  美國不是不瞭解民主黨對「日美同盟」的態度，由於「美日同盟」是美國亞洲戰略

的最關鍵工具，一旦這個同盟關係出現動搖，會根本影響美國的整體亞太佈局，因此在

民主黨新閣才剛組好的第二天，美國亞太助理國務卿坎培爾（Kurt Campbell）就抵達日

本以瞭解鳩山內閣對「美日同盟」的具體態度。此外，國防部長蓋茲也計畫在10月訪問

日本。希望在11月美國總統歐巴瑪訪問亞洲前，先與日本達成相互理解。 

  雖然鳩山一再表示無意取消「日美同盟」，也主張民主黨政府重視與美國的關係，

只是希望日美關係能在更平等的基礎上進行。但是要求美日平等是對態度的主張，真正

的關鍵還是在內容上。分析鳩山「我的政治哲學」一文可發現，隱藏在要求「日美平

等」的語言中，是一個與美國戰略設計十分不同的戰略主張，如果這期間的管理手段不

夠細緻，有可能會對美日同盟導致非常嚴重的後果。 

  首先，鳩山將「美日同盟」與其「亞洲共同體」的主張對立起來。這意味著在鳩山

心中，「日美同盟」不僅不再是日本外交的主軸，其重要性還在這個「東亞共同體」之

下。過去美日透過緊密同盟關係，在重要議題先行協商以便在國際表現共同意見的一體

時代已一去不返。不要說在安倍與麻生時代所曾喊得震天價響的「自由與繁榮之弧」已

土崩瓦解，連在小泉時代已卓有成效的「美日同盟全球化」也準備要開倒車。「美日同

盟」將由全球化撤退，是民主黨上台後的第一個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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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衝擊，則在鳩山所提「東亞共同體」的組成中，排除了美國、澳洲、紐西

蘭、印度等「白人」與「非東亞」的國家。鳩山的看法反而比較接近1990年馬來西亞總

理馬哈地的東亞經濟體（East Asia Economic Group），同時也與2005年當時中國、馬來

西亞等提出之東亞峰會（East Asian Summit）成員高度類似。 

  雖然鳩山的共同體主張明確包括台灣，可是這個共同體卻與亞太經合會背後的「亞

太共同體」的組成與哲學呈現根本差異，特別是表現在去掉美、加、澳、紐、智利等太

平洋國家的這一塊上。由於1990年日本與澳洲是支持美國「亞太社區」，反對當時馬來

西亞提出的「東亞社區」構想，同時在2005年東亞峰會出現時，日本也以這個峰會不包

括美國為由，拒絕為這個峰會背書，但現在鳩山當政，似乎意味著日本可能會由過去支

持「亞太主義」的立場，轉向支持「東亞主義」。當日本對於一個可能會排除美國的亞

洲區域秩序開始採取支持立場時，美國在亞洲的位置的進一步弱化必然會發生！ 

  第三個衝擊，則與「美日同盟」的同盟管理有關。鳩山上台除了對美表達日本要

「平等」的要求外，也積極布置對策，以改變日本過去是官僚主導政策的作為。由於美

日同盟延續的制度主體在日本，是外務省與防衛省的官僚，除了少數自民黨閣僚如石破

茂外，其他國會議員對於日美同盟的具體內容並不熟悉。特別是九○年代日本政界紛爭

頻仍，2006以後更是一年更換一個首相，但是美日同盟卻能在九○年代展開後冷戰的重

新協商，並於2005年啟動「美日同盟」在新世紀角色與任務的再定義，如果沒有日本當

時相對穩定的官僚擔任主要工作，是無法有這些成就的。意圖提升政治家對政策的影響

力，並因過去官僚與自民黨密切合作的關係而予以懷疑，意味著未來美國如發現有問題

時，可能在其原先日方對口無法負責的情形下，造成同盟協商的困擾。特別是新政府上

台，同盟管理是最需要審慎處理時，缺乏對摩擦與衝突可立即回應的操作機制，有可能

會在擦槍走火下，形成同盟危機。 

  換言之，從鳩山的主張，其所任用的閣僚，以及意圖改變官僚主導的作法，極可能

「美日同盟」的磨合期會延續一段長時間。這也意味著「美日同盟」的能力與角色未來

可能會大幅弱化，對亞洲的戰略態勢會有相當衝擊。 

美中等距論會成為主流嗎？美中等距論會成為主流嗎？美中等距論會成為主流嗎？美中等距論會成為主流嗎？    

  民主黨重要智囊寺島實郎表示日本外交的最佳路線，是與美國及中國保持等距關

係，不少評論者據此認定民主黨是個親中反美的政黨，認為未來日本外交會出現巨變。

但如進一步分析，結果未必如此。 

  首先，「美中等距論」的看法在日本外交界不是新聞。事實上在自民黨內也有類似

聲音。2000年當時與小泉齊名，時任自民黨幹事長的加藤紘一，就表示日本的外交應與

美中等距，避免日本無故被捲入美中衝突中。但加藤發出此言後，立即受到黨內強力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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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涉外智庫與外務省的主流意見也不認同，理由是日美是同盟關係，其緊密程度遠非

日中關係能及一二。除非日本採行與美國遠離的政策，否則根本不可能與美中同時保持

等距。一但日本開始遠離美國，恐怕還沒與中國接近，日本就因失去安全基柱，使得自

身需單獨面對俄羅斯、北韓、中國、南韓等國的戰略壓力，反而會迫使日本在安全困境

下（Security Dilemma），為求自保而採取急速擴軍的作法，使其周遭戰略環境出現更大

的不穩定。 

  著名戰略思想家岡崎久彥曾以歷史為鑑，提到一戰結束「日英同盟」解體，日本的

安全協議由「華盛頓公約」取代後，因欠缺與海洋強權的合作關係，在日本必須單獨面

對蘇聯威脅，也不知如何處理革命後民族主義高漲的中國，導致對亞洲大陸採日益侵略

的態勢以求自保，這是後來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的濫觴。這些討論可見，「美中等距

論」的知識基礎在當時已經被徹底擊敗。包括民主黨內部，也並未出現要「美中等距」

的共識。 

  日本不會刻意與中國為敵，但日中的差異與日本由誰執政無關。民主黨可能在靖國

神社一事上沒有自民黨的包袱，也願意對中國採更柔軟的姿態，但牽涉到國家利益時，

民主黨立場的強硬可能比自民黨有過之而無不及。以釣魚台議題為例，民主黨參議員大

江康宏與眾議員中津村博鄉都是極為強硬的鷹派。畢竟當民主黨都敢出言頂撞維護日本

安全最關鍵的盟國時，對於國力遠低於美國的中國，一旦違反民主黨期待的平等原則，

東京又怎會任北京宰割呢？ 

  因此未來的發展，並不是民主黨會不會採取「親中反美」路線，而是民主黨主張要

調整與美國的同盟關係時，會因「美日同盟」在這期間出現互信不足而產生應變能力不

足，導致中國在亞太地區影響力快速坐大。當年南韓總統盧武鉉主張南韓要做美中的平

衡者，但與中國的關係卻因高句麗歷史事件，導致南韓認為中國不尊重平等原則而急轉

直下。盧武鉉時代的韓中關係可能也在日中關係重演！ 

美日「同盟漂流」對亞太安全環境的衝擊美日「同盟漂流」對亞太安全環境的衝擊美日「同盟漂流」對亞太安全環境的衝擊美日「同盟漂流」對亞太安全環境的衝擊    

  因此現在關注的焦點還是在美日同盟的未來發展。此外鳩山是否注意到其主張的亞

洲共同體，不僅是個缺乏美國的共同體，也是個將亞洲與太平洋切割的共同體。如果

「美日同盟」磨合與漂流的時間越久，而鳩山的東亞共同體概念隨金融海嘯的發展而要

逐步實施，未來的亞太局勢將呈現極端不穩的狀況。 

  明年是美日同盟五十週年，預計於今年年底發布的日本防衛政策大綱（National 

Defense Program Outline），極可能被民主黨政府積極介入而延遲到明年才發表。由於防

衛政策大綱標誌日本對「美日同盟」的看法與承諾，也往往被認為是美日同盟五十週年

會不會發表戰略新指針的觀察指標，因此不僅防衛政策大綱的內容，甚至包括何時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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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都會是重要的觀察點。 

  但以現在的趨勢來看，日美磨合不會在短期間結束，在日美同盟方向出現漂流時，

不僅美國在亞洲的影響力會大幅下降，也會延遲美國發展一個明確亞洲政策的時間，這

意味著亞洲安全結構有可能出現螺絲鬆動的問題。 

  另一方面，金融海嘯後，各國都宣稱要防止經濟保護主義，但各國在「世界貿易組

織」發動的反傾銷仲裁申訴，卻較金融海嘯前升高數倍。中國一方面仍期待以大量對外

出口拖過經濟危機，但同時也展開積極作為，意圖重新建構亞洲經濟秩序。此時鳩山提

出一個不包含美、澳、紐、加等國的東亞共同體，意味著日本可能會放棄過去支持象徵

區域開放主義的亞太經合會（APEC），轉而支持包括中國、馬來西亞等以種族、文化為

區別你我，立場較封閉的經濟秩序。當日本在經濟政策不僅不再與美國同邊，其亞洲經

濟整合的主張還表示要與美國切割時，將會根本改變亞洲經濟。對美國來說，其亞太政

策最重要安全支柱的美日同盟出現漂流問題之外，經濟上更可能因日中合流而遠美，而

被進一步排除在亞洲外。 

  如果仔細思考美國影響力急速弱化的亞洲戰略骨牌效應，首要發展應會表現在東南

亞上。面對此一變局，東南亞可能會向中國傾斜以求自保，或意圖引進印度力量以抗衡

中國，使得原先局限在南亞的印中戰略對抗，將會延伸進入東南亞。此外，北韓在美國

能力下降後，為了單獨面對中國、日本、與南韓，也可能進一步強化核武發展，並訴求

與俄羅斯的盟友關係。由於印度也可能會尋求與俄羅斯進一步合作，這意味著俄羅斯的

影響力會是繼中國之後，第二個在亞太區域的大贏家。這也意味著過去兩百年曾盛極一

時的海洋亞洲影響力將讓位給大陸亞洲。而重視個人自由、開放貿易等與海洋國家密切

聯繫的價值觀，也可能會被重視集體、以國家計劃經濟取代自由開放貿易等，與大陸國

家聯繫較密切的價值所壓倒。 

2010：美日同盟再出發還是沒落的開始？：美日同盟再出發還是沒落的開始？：美日同盟再出發還是沒落的開始？：美日同盟再出發還是沒落的開始？ 

  明年是「美日同盟」成立五十週年。但現在這個同盟是否能持續，或即便能夠持

續，其能力與角色是否會出現大幅改變，因民主黨上台而增生了諸多新因素。民主黨本

身不是個反美親中政黨，但亞太環境卻會因美日同盟的不確定而產生新的變化。這個安

全環境是否會出現蝴蝶效應的關鍵，就在於美日同盟從現在到2010年7月的發展。台灣是

否要持續親中遠美路線，強化日本民主黨向此趨勢傾斜，進而出現對台灣不利的局面，

還是改弦更張，提醒民主黨其作為可能的效應，使日美同盟在兼顧平等下成為一個真正

的同盟關係，相信答案是很明顯的！◆ 


